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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海月

最近，讲述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
创校故事的电影《我本是高山》上映，我第
一时间去了影院，看着屏幕里的高山、蓝
天、短头发的女孩们，和那个拿着喇叭在
学校走廊里穿梭的身影，我一下子被拉回
到3年前的夏天。

2020年7月，我去云南丽江华坪县采
访了张桂梅，并和那里的老师、学生交
谈，试图还原张桂梅创建女高的故事。那
时，有关张桂梅的讨论度还没有这么高。
后来，她一步步被发现，成为公众心目中
的英雄，上了很多次热搜。

因为张桂梅故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也因为华坪女高触及了教育、女性等诸多
议题，《我本是高山》注定是一部引起讨
论的影片。

故事里呈现的女性困境和我当时的见
闻一致。采访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学
校创立之初，因为学生成绩差，曾面临关

停。张桂梅迎来了建校以来最大的一次危
机。“难堪，面子过不去，你自己非要干
嘛，人家不让你干你非干。”可见，即使
强大如张桂梅，也有退缩的时候。

重要的是她没有放弃，她给老师下指
标，每天拿着喇叭，在食堂、在校园、在
寝室，追着学生喊：“再快一点！再快一
点！还有1分钟！还有30秒！”学生们睡
5个小时，吃饭花10分钟，周末休息两三
个小时。很多人都说张桂梅不近人情，可
只要认定的事，她就闷头干，她说只要不
伤害学生，对她们有意义，她就去干。

她不像传统意义上正襟危坐的校长，
她看到不对的就直接说，甚至骂。

对于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校长，学生
们并不觉得被伤害，相反都感激她。张桂

梅很重视家访，翻山越岭，去帮助每个家
解决困难，她说：“找到家庭凝聚的点，
学生就觉得欠了一份情，就有上进心。”

她并不固执保守。有的学生反馈，进
大学后什么都不懂，她“与时俱进”，让
学生跳“鬼步舞”，听周杰伦的歌。

年轻时的张桂梅微胖，性格豪爽，一
双眼睛炯炯有神。纪录片里，她去家访，
两手插在裤兜里；一把将女孩抱过来，像
一个豪迈的女将军。到了晚年，病痛折磨
得她身形瘦削，满脸皱纹，但她那种女将
军的气势和威严仍在，说起话来雷厉风
行，中气十足。

演员饰演的更像晚年的张桂梅，朴素
平静，眼神里多是柔和。除此之外，她的
眼睛里还有忧虑，更有一种决绝，一种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笃定和从容。
采访时，我常常疑惑，一个人要有怎

样的精神支撑，才能把自己的痕迹全部抹
去，一心投入事业当中呢？我没见过她穿
鲜艳的衣服，也没看到她用过护肤品，不
管是在福利院还是学校，她睡觉的地方都
只是一张小小的单人床，朴素、整洁。在
偌大的校园里，你找不到真正属于她的东
西，可又处处能看到她的印记。

能解释这种投入和决绝的只有信仰
了。她每天都戴着党徽，每周日开会都让
老师们先唱一遍国歌再开始。她说自己小
时候学雷锋，读《红岩》《牛虻》，能戴上
红领巾感觉自豪得不行。说着说着，她就
开始跟我们唱红歌。

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她很开心，说

那时候人们互帮互助，不分你我，也许正
是因为这样，她才向往共产主义。她相信
书里那些人物，将江姐当作精神偶像，并
立志像她那样奉献，“你为更多人活着，
为民族和国家活着，你有力量”。

对于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我想，
不管是什么样的创作，对她最大的尊重都
应该是保持诚实，尽力将她还原成一个真
正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其实，她也爱美。她说自己年轻时去
讲课，穿紫色皮鞋、天蓝色裤子、红色上
衣。她伸出脚，问学生：“看我美不美，
漂不漂亮？”

她也有普通人的情感。她曾在一次访
谈中讲过，因为要去北京争取一批资金支
持，她没能回东北老家见病危的哥哥最后

一面。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能原谅自
己，“我也不是铁板一块，有时候也想
家”。她说，自己很想去亲人的坟头坐一
坐，但最终想想还是算了，“我还是扔不
下这个地方”。

看到她的脆弱、不完美，才能真正理
解她，理解改变大山女性命运背后之艰
难、之重要。

希望张老师能陪伴我们久一点，她的
身影能在高山上多驻留一会儿。电影里有
一个场景非常动人，老师们将女孩们带
到高山上，指着远方，说她们向往的学
府在什么方向，距离这座大山有多少公
里。女孩们看着远方，眼睛闪闪发光，流
露出渴望。

那么，跨过高山之后，女孩们命运的
齿轮转到了哪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吗？她们能不能适应大学的生活，有没有
找到工作，生活境遇有没有改善，对于这
样底层出来的女孩们，社会又该提供什么
样的帮助？这是真实世界里，张桂梅留给
我们的下一份问卷。

张桂梅的“脆弱”和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裴思童
记者 秦珍子

出于教师的直觉，廖春燕掀开了一只

口罩，暴露出一个 7岁孩子被隐藏的生活。

那是 2022年春天，在四川省沐川县的

一所小学，开学好几周了，天气回暖，廖春

燕班上，只有一个叫小圆的女孩始终戴着

口罩。

“感冒一直没好吗？”她问，小圆支支吾

吾，不肯回答。

廖春燕伸手摘掉孩子的口罩，随即在

她脸上看到一块淤青。

难愈的伤

“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小圆解释，

“就是在哪里磕到了。”

起初，廖春燕相信了，她回忆，那块淤

青不大，不太起眼，就在颧骨下面一点。

然而，那淤青又格外难愈，“这个星期

好一点，下个星期又来新的”。

廖春燕觉得不对劲，但每当她问起来，

小圆总说“自己磕的”。

直到有一次，这位老师忍不住追查下

去，在孩子背上发现了更多伤痕，它们竖着

排列，“像被毛衣签子打过”，表面结的痂正

在脱落。

小圆这才坦白，“是妈妈打的”。

廖春燕了解到，孩子口中的“妈妈”，

是她父亲的新女友。小圆一两岁时，父母

离婚，母亲独自离开，再没回家。父亲要外

出打工，小圆常年跟着祖父生活，直到 1
年前，祖父去世，父亲带回女友，给小圆当

“妈妈”。

“妈妈”姓蒲，在镇上的一家小店工作。

起初，廖春燕以为她“教育孩子的方式过

激”，前去店里做“家校沟通”，希望她“注意

管教孩子的方式”。

这位老师记得，那个女人 30 多岁，留

遮住眉毛的“妹妹头”。她态度良好，解释称

自己脾气急，有高血压，教育小孩情绪不稳

定，还承诺“以后多注意控制”。

廖春燕还不放心，又联系了小圆的父

亲杨某。他初中毕业后没再读书，打工至

今。听了老师的说法，杨某“没太在意”，他

表示，“女朋友照顾孩子很尽心，只是方式

过激了一点”。

小圆的伤还是好不了，更确切地说，是

新伤不断增加。

廖春燕说，学校多次找小圆“妈妈”蒲

某沟通，面对质问，“她从来没慌张过”，只

是表现得很懊恼。有一次，她找出的理由

是，“小圆爷爷去世，家里不吉利，引起我身

体反应，激素分泌过高，才总是失控”。

学校报了警，“综合考量孩子的家庭情

况和事件的严重程度”，警方对小圆家长进

行“威慑训诫”，当时没有立案。

孩子身上的伤继续增加。

在廖春燕的记忆里，小圆留着厚厚的、

快要遮住眼睛的刘海，一撩开，就露出因为

受伤而呈现青紫色的额头。这位老师担心

小圆“妈妈”利用头发遮盖暴力的痕迹，就

让孩子剪掉。结果，小圆眼皮上多出几道伤

口，“是妈妈用剪刀剪刘海时戳伤的”。

有一次，小圆一周没上学，蒲某称，要

带孩子去县里看病。廖春燕不相信，要求见

小圆一面。阴雨蒙蒙中，她在校门外望见了

小圆，披头散发，整张脸肿着，几乎变形，像

一个瘀紫的“大头娃娃”。

“大头娃娃”抬起头，睁不开眼睛，微声

喊了句“廖老师”，她解释，“是我自己滑滑

板车摔倒了”。

廖春燕的眼泪落下来，说不出话，她记

得那天分别时，小圆喊道：“廖老师，请不要

告诉爸爸我没有去读书。”

“我可以管得了”

在廖春燕的印象中，小圆的父亲杨某

“一味偏袒女友”。他常年在成都务工，虽然

没打过女儿，“但好像也没有更多的感情，

只是履行基本义务”。

那天，在校门外与小圆分别后，廖春燕

拨通了杨某的电话，质问他知不知道女儿

的情况。杨某说，“知道，昨天晚上才看过”。

廖春燕气愤地问：“你不觉得孩子的伤不正

常吗？”杨某答：“可能是她妈妈没注意，摔

伤了吧。”

对小圆的处境来说，这又是一次毫无

意义的沟通，杨某从不觉得女儿受伤是什

么大事，认为多是孩子“不小心”。廖春燕严

肃地指出，孩子在学校的 1年多里，没怎么

摔过跤，参加校园活动去山上远足，也没

“不小心”受伤，“为什么反而在家时，有那

么多意外？”

说急了，廖春燕也曾情绪失控：“如果

你再不管我就把她送去公安局了！”她记得

杨某好脾气地回应，知道了，会沟通，这样

的事不会再发生。

小圆身上，新的伤痕否定了这个父亲

的承诺。

“今天晾衣杆掉下来打着了，明天关门

时把手压了，再哪一天又被板凳撞到了。”

后来，还不等廖老师开口问，小圆便抢着回

答：“这个伤不是我妈妈弄的。”

廖春燕努力对小圆解释，一个孩子总

是摔跤，可能是小脑有问题，要让爸爸妈妈

带去看医生。如果不是生病了，那么这伤就

不正常。她试图让孩子理解，即使是母亲，

也不可以用让孩子受伤的方式教育孩子，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法律保护儿童”。

事实上，知情的老师都有点急了。语文

老师曾压不住愤怒地问小圆：“你自己都不

保护你自己，我们怎么保护你？你自己都不

坦诚，我们怎么来帮你？”

廖春燕理解小圆为蒲某“解释”的行

为。她推测，在学校，老师教育小圆，在家

里，她则被蒲某“洗脑”。在小圆的描述

里，“妈妈”打人都有理由——字写得不

工整、作业写慢了、走路走慢了、“妈

妈”没拿钥匙她却不小心关上了门等。

“妈妈”总说：“我是因为爱你才打你，打

你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

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小圆会向老师坦

陈：“妈妈在打我时说‘今天我就是把你打

死了都没人管得了’。”廖春燕曾脱口而

出：“我可以管得了！以后她再这样说你就

来找我！”

这位班主任记得，小圆没回话，只是呆

呆地盯着她。

从初春到初冬，从廖春燕第一次发现

小圆的伤痕算起，快 1 年时间过去了。一

天到校后，小圆整个上午都在冒汗。天气

很冷，但汗珠从她头皮上渗出来，顺着头

发往下滴。廖春燕把小圆带到办公室，小

女孩昏昏沉沉地趴在桌子上，眼泪和汗水

一起滑落，她虚弱地说：“头好晕、好疼，我

好难受。”

廖春燕得知，那天早上，蒲某拽着小圆

的头发转了好几圈，把孩子甩到一只箱子

上，撞伤了她的额头。这位老师又哭了，她

抓着手机就往校长办公室走，心里只有一

个想法：“必须报案。”

“妈妈对我挺好，她打我
打得不那么厉害了”

这一次，沐川县公安局立了案，面对公

安机关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蒲某供述了她

对小圆实施的暴力。

案件卷宗显示，蒲某这样解释小圆身

上伤痕的由来：头皮下的血肿，“可能是我

推出去撞到的”；额头正中的瘀肿，“是喊她

跪在地上磕头，磕出了声响”；背上的条状

伤痕，“是我用衣架打的”；手臂和胸口的烫

伤，是用花洒淋的，“我以为花洒出来的水

不烫”；膝盖上拳头大的伤疤，是让小圆在

水泥地罚跪后磨破了皮，用瓶子装开水给

她“热敷”，“后来记不清是第几天，我发现

她的裤子和膝盖粘连到一起了”。

还有左下颌、颈部、右腰部、肘关节和

脚踝的伤……蒲某“记不清了”，也数不出

自己打过小圆多少次，“有时候一周多点

儿，有时候一周少点儿，骂的比较多”。

为了防止别人发现，她有时会用胶水

粘住小圆的头发，遮住孩子头上的疤，或者

用化妆品盖住淤青。“我也不是故意要打她

的，是因为我性子比较急。”蒲某供述道，

“我没有讨厌过她，我还是很喜欢她的。”

在她与小圆的日常生活中，这个说法

看上去还有些依据。

蒲某在朋友圈写道：“你是爸爸妈妈此

生的温暖，我的小太阳。”小圆生病时，她也

发朋友圈，“我真希望生病的人是我”。邻里

街坊都为蒲某虐待小圆的事情感到惊讶，

他们看到，蒲某风雨无阻地送小圆上学，带

她出门玩，给她准备生日蛋糕。“后妈带成

这样还算不错了。”有邻居说。

蒲某曾接受乐山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

中心的测试，结果显示，在所有的数据

中，蒲某的“掩饰性”得分非常高。心理医

生认为，“这说明她在测试中刻意地有所

隐瞒，并没有完全说实话”，通常而言，

“掩饰性”得分高的人惯于伪装出自己想

呈现的样子。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结束后，案件移交

沐川县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办案检

察官考虑，小圆的父亲常年在外务工，蒲

某是小圆的唯一看护者，小圆也并非事实

无人抚养的孤儿，无法移交福利机构接

收。为了确保小圆有人照顾，检察官最终

决定，对蒲某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暂时不予羁押，但需配合侦查，保证随传

随到。

小圆的父亲杨某向检察院提交了一份

针对蒲某的刑事谅解书，在和蒲某一起接

受问讯和调查时，他努力替女友说着好话。

办案检察官邱静问他，为什么不制止蒲某？

杨某回答：“我不知道这些事，小圆说是她

自己受伤的。”蒲某则“表现得很老实”，再

三认罪悔罪，说自己不会再犯。

检察官邱静至今感到心酸——第二

天，检察机关走访询问小圆的情况，小女孩

说：“现在妈妈对我挺好的，她打我已经打

得不那么厉害了。”

逃离家暴，何处为家

“不能再让小圆和她生活在一起了。”

邱静想，作为沐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专职委员，她和同事都意识到小圆并没

有摆脱原来的处境，但问题仍在那里，“如

果逮捕了蒲某，谁来照顾小圆？”

检察官们想到了小圆的生母，虽然数

年来她未曾探望孩子，但一直按时支付抚

养费用。邱静过去办案时见过类似的情况，

“如果离家的人真的不想管小孩，不可能一

直给钱”。

通过公安机关协助，另一位办案检察

官、沐川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严

强联系上小圆的生母胡女士，她在重庆一

家汽车工厂工作。得知她的地址后，检察官

们不敢耽误时间，“怕在此期间小圆再次遭

受虐待”，他们连夜从沐川县赶到重庆，在

深夜的一家茶馆见到胡女士。

“她和小圆真的很像。”这是邱静的第

一印象。

听完检察官的叙述，胡女士没有马上

答应抚养小圆。与杨某离婚后，她的生活也

“自顾不暇”，称没有余力照顾孩子。

直到她看见检察官递来的案卷，里

面有公安机关带小圆验伤时拍下的照

片，那些伤口触目惊心。这个母亲没能在

那些照片面前保持平静，先是哽咽，然后

泣不成声。

据胡女士讲述，她与杨某结婚后，丈夫

赌博、家暴，让她看不到希望。小圆 1 岁多

时，她抱着孩子去谈离婚，结果杨某拿着西

瓜刀划向她的脖子，留下了一道至今未消

的疤痕。那时她刚 20 岁出头，吓破了胆，

“只能顾住自己的命”，就逃离了那个家。

几年来，她偷偷关注前夫的社交媒体

账号，看女儿的照片和视频，“以为她过得

不错”；每到小圆生日或春节，她会给杨某

转账汇款，让他给小圆买礼物。除此之外，

她不敢与前夫有更多交流，怕遭到报复。

最终，胡女士向检察官提出，希望把小

圆交由自己抚养。

确定了小圆的去处，沐川县人民检察

院立即联系公安机关，逮捕蒲某。

办案检察官没想到，小圆不愿意见生

母，她想留在蒲某身边。她告诉检察官，舍

不得“妈妈”，“妈妈”给她买衣服、梳头发，

还给她买生日蛋糕，小圆说：“在不打我的

时候，妈妈还是爱我的。”

“她没有感受过爱，所以她觉得那个人

爱她。”邱静说。

事实上，蒲某对小圆的人身控制也升

级了。被逮捕前，她给小圆买了电话手表，

要求她每上完一节课必须回电话。有时老

师拖堂或是要布置作业，小圆也会立即冲

出教室，“怕电话打迟了妈妈又要批评我”。

与此同时，蒲某还在不停地给检察官

打电话，表示自己知道错了，现在很遵守法

律规定，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能“从轻

处理”。

蒲某被逮捕当天，胡女士踏上了与小

圆相见的旅途。她不敢一个人来，“怕被

打”，检察官就陪着她回到沐川县。

面对带着新衣服、新书包等礼物来到

学校的胡女士，小圆问检察官：“你们能不

能给我‘妈妈’一个机会？”

这句话刺痛了胡女士，她流着眼泪，向

小圆展示脖子上的伤痕，试图证明自己不

是不爱女儿，“只是也很害怕”。

最终，小圆同意与她一起离开。

两人手牵手上了车，邱静记得，车身晃

动，小圆靠近母亲的怀抱，母亲则顺手抱

住女儿。也许是有了某种安全感，小圆终

于开始详细讲述自己的遭遇。

她还接到了蒲某被逮捕前打来的最

后一个电话。

“放学了不要乱跑，直接回家。”

小圆平静地回答：“好的，我知道了。”

“我知道她不会改”

小圆给检察官邱静留下的印象是安

静但有些木讷，反应总是“很迟钝”，讲话

前需要思考好一会儿。

但班主任廖春燕记得，小圆最初不是

这样的。一年级刚入校时，她和其他孩子

一样天真活泼，思维能力强，是班里的优

等生。后来，她渐渐变得木然，偶尔暴躁，

还用铅笔划烂过同学的课本。

廖春燕觉得，是蒲某实施的暴力行为

影响了小圆。

出于对小圆心理状况的忧虑，检察官

曾联系乐山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为小圆做了一次短暂的心理辅导。

心理医生周霖和张永芳见到小圆时，

她正含胸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神态拘谨，

双手放在身前，呈现出“自我保护”的姿

态。张永芳靠过去，慢慢拉起小圆的手，摸

到她的汗水。

“这是遭受长期暴力的孩子常有的、

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张永芳分析。她发现

小圆谈起遭遇时很平静，“没有对施暴者

的恨意，甚至还有一些依恋”。

张永芳理解，小圆身边长期缺少固定

的陪伴者和健康的依恋关系，蒲某虽然对

她施虐，却是小圆生命中“唯一一个真实存

在的，可以去依恋的对象”。

这个年幼的孩子也有着无比清醒的

时刻。

廖春燕难以忘记，某天她陪小圆接受

警方的问询，路上她问：“如果你妈妈改正

了，你会原谅她吗？”

“不会原谅。”小圆说，“因为我知道她

不会改。”

尽管后来小圆对蒲某的态度反复变

化，廖春燕始终觉得，那一次小圆的回答，

是真实的。

通过沟通，张永芳判断小圆的状态“还

可以”，能理解和接受她的心理疏导。另一

位医生周霖表示，“心理咨询是在用 1个小

时对抗无数个小时”，在短暂的咨询过后，

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回归原有的生活环

境，持续的心理影响什么样，极难评估。“如

果家长无法认知到他们的家庭问题，针对

儿童的心理治疗难度会非常大。”

针对施暴者，心理医生晏琳芯在看守

所见到蒲某时，记得她表现得平静、寡言，

没有太多表达的欲望。

晏琳芯只知道她 30 多岁，从未生育，

男友长期在外，她独自在家带孩子，“睡眠

和情绪状态不太好”。

提起小圆，蒲某表示自己情绪控制能

力很差，小圆做错事时她会非常容易发怒，

但事后又会后悔。其他时间，她和小圆“关

系不错”，小圆也总会“原谅”。

“很多家长会在心里设定一个理想的

孩子，不断要求孩子向那个理想靠拢，忽略

孩子本身的感受和情况。”晏琳芯说，“蒲某

或许自以为理所当然，孩子就是要听家长

的话，殴打和虐待，只是家长教育孩子的一

种方式。”

同时，晏琳芯也认为，蒲某的行为本质

上是面对弱小者的一种权力欲望的展现。

“当她面对与她力量相当的人，需要去妥

协，控制情绪。当她面对比自己弱小的群体

时，就可能肆意发泄压抑的情绪。”

长期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治疗工作的张

永芳提醒道：“家长教育孩子时有暴力行

为，即使没到涉嫌违法的地步，也会对孩子

产生隐蔽的长期心理影响。”

“这不是‘未检’一个部门的事”

小圆回到了母亲的老家，四川遂宁。

胡女士没法独自照顾小圆，将她交给

外婆。邱静他们放心不下，跟着前往，要“亲

眼确认”。

车子爬上村里的土坡，大家眼前出现

一栋二层楼房，门口站着早早迎出来的小

圆外婆，她满脸笑容，领着小圆舅舅家的两

个小孩。隔了老远，两个小孩对着小圆大声

喊：“姐姐！”

邱静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

“血缘有时候很神奇。”她感慨，几乎没

费什么力气，小圆就和表弟表妹玩到了一

起，喊“外婆”也毫不迟疑。

为了迎接小圆，外婆早早打扫了房间，

准备了零食。原来，小圆半岁前，都是外公

外婆照顾，他们还将那时拍下的照片翻给

检察官看。

听闻小圆的遭遇，外婆愤怒地感慨：

“咋个会有这样的人！”

邱静和同事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小圆

在当地入学，转学籍需要先转户籍，两地公

安部门多次协调对接，最终将小圆的户口

迁入镇上的集体户，解决了上学问题。

最后一步，检察官希望将小圆的抚养

者由父亲杨某变更为母亲胡女士。

胡女士不敢跟杨某见面，检察机关为

她申请了法律援助，向法院提起诉讼。最

终，杨某放弃了小圆的抚养权，今年 6 月，

经沐川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虐待被

看护人罪判处蒲某有期徒刑 8个月。

严强解释，从法律义务上看，检察院的

工作其实早已告一段落；此后对小圆的所

有救助行为，却也是“职责所在”。“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讲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

一。”他说，“未检”工作不仅仅需要完成基

本的检察职能，同时也要注意对未成年人

本人的帮扶以及救助。

“这不仅仅是‘未检’一个部门的事情，

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严强说。在救助小圆

的过程中，当地公安部门、妇联和社会力量

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回忆办案过程，邱静心里还有一丝

后怕。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找到小圆的生母

怎么办？”她忍不住想，“可能还是得让她和

父亲一起生活。”等蒲某服刑期结束，小圆

又会回到原本的生活。

“涉及到救助，社会保障资源是有限

的，目前还满足不了每一个有需求的人。当

孩子的亲属有能力抚养时，很难动用社会

资源。”邱静解释。

另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让小圆被

发现受伤后，尽快脱离家暴的环境。

2018 年，邱静曾接触过一个案子，一

名幼女遭到性侵，案件移交检察机关之前，

孩子已在医院做过检查。“如果早点告知我

们，后续的取证和定罪都会容易很多。”

那起案件发生后，沐川县检察院联

合当地卫健委出台针对医院的未成年人

强制报告制度，规定如果在医院发现未

成年人遭遇侵害的情况，必须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报告。同期，全国各地也在陆

续出台类似的规定，报告的范围从医院

逐步扩大至学校等其他和未成年人相关

的机构。

2020 年 5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

九部门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并将强

制报告制度写入于 2021 年 6 月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这

意味着，向有关部门报告侵害未成年人

的行为，不再是一种道德选择，而是一项

法定义务。

真正落实的过程，依然困难重重。

“我们非常努力，但确实存有监管问

题。”严强说，尤其是在乡镇村庄，政策执行

的末端，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还未形成共识。

“特别是在小地方的酒店，理论上未成年人

登记入住时，如果发现他与同住成年人并

非亲属关系，酒店必须立即报警。但很多人

为了做生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人甚

至根本没接受过培训就上岗了，导致很多

侵害就此发生。”

同时，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也是“未

检”工作的难点，相对私密的“家庭”环境有

时为暴力提供了“掩体”。

廖春燕曾提到，在当地，“有点条件的

孩子都去县里上学了”，留在乡镇小学的

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有的“爷爷奶奶也在

打工”，由八九十岁的曾祖辈照看，或者直

接被送去别人家“寄宿”。“在几乎完全没

有家庭辅助的情况下，学校教育是‘孤军

奋战’。”

“普法教育非常重要。”严强说，“未检”

的工作，法制宣传占很大一部分，大量工作

不在办案，而在预防。一个典型的案例是，

当地检察官走进校园普法，接到未成年人

自主报案，施害者最终获刑 5 年。“必须要

让孩子们知道自己遭受了侵害，要让更多

人知道不能漠视孩子们遭受的侵害。”

邱静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小圆时，

她“像埋在阴天的雾霾里，马上快要下雨”；

而她最近一次见到小圆时，她“阳光明媚”。

在新的学校里，她成绩很好，邱静还听说，

二年级新学期的运动会上，她取得了不错

的名次。

而严强则惦记着另一件小事。那是小

圆与生母见面后的第二天，严强问她：

“长大以后你想干什么啊？”

小圆回答：“我想要像你们这些叔叔

阿姨一样，帮助别人。”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廖春燕、
小圆为化名）

祛除那块不该存在的伤痕

检察官陪同小圆和胡女士回到遂宁老家。 受访者供图


